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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
一个读者打来的，说是有急事找
我。这让我非常纳闷。这么多年还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况且现
在骗子又多，有急事，是什么急
事？怎么偏偏找到我？完全陌生，
这是哪跟哪呀？我感到好紧张。

但是我又不善于拒绝。我是个
男的，大白天到人多的地方，又能
把我怎么样。我们约好去图书馆一
楼大厅，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多，并
且有监控，心里感觉踏实点。

来者是一位老人，穿戴整齐，
从面相看，不像是坏人。他说柳老
师，打搅您真的是很冒昧。可是我
没有办法，遇到急事希望得到帮助。

帮助，找我帮助，这不是好事
啊？我一时间非常地后悔，不该
来。好奇心害死猫。人们常说，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我……

他大概也看出了我的心理，急
忙安慰说，柳老师不用怕，您是好
人，我找您是想帮您注册一个公
司，然后把钱打给您……

别，别……我连忙用手掐自

己，这该不会是大白天梦游吧？最
近我有点焦虑，睡得不好。可是现
在人来都来了，就硬着眉头听他把
话讲完吧，说不定还是个好故事，
能写成小说。这么一想，我也就强
装镇定安静下来。

他说自己今年快七十岁了，身
体不是很好。有儿有女，但不孝
顺。他以前做生意，积攒了一笔
钱。儿女们巴不得他早一点呜呼哀
哉，好继承遗产。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劝他，都
是一家人，遇事好好商量。能不去
养老院，尽量就不去养老院。金窝
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还是和儿
孙在一起最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可是自从
老伴去世后，自己就成了一个多余
的人。不会做家务，孩子们的事，
也插不上手。把钱拿出来补贴家
用，子女们也不待见。几家像踢皮
球嫌弃，我不过是喝点酒抽点烟，
说怕我关不好煤气灶，怕我忘记关
防盗门，怕我被人骗被车撞，我有
这么老这么糊涂吗？真是的。

被他说得有了同情心，我感到
很不是滋味，联想到自己也会老，
一个外地人……我赶紧安慰他说，
人老了都是这样的，明明是他比我
大呀，就好像我比他还老似的。

我忍不住问，我们两个不认识
啊，怎么想到找我帮忙呢？

他说他是我的一个忠实读者，
经常看我写的文章。从字里行间看
出来我是一个可靠又热心的人。他
还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开展活动，
还帮人换过肾呢。

这你都打听到了啊？很显然，
他的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感。我就
说，那你要我怎么帮你呢？我也不
是什么富翁，最多只能力所能及。

他看我有点抖呵，有点为难，
就说柳老师请放一百二十个心，您
一定能帮我，只要配合就行了。

好，好。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天
生就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他算是找
对人了。我们两个换到一个小餐厅
去，一边吃饭一边继续聊，就像是忘
年交的老朋友，密谋一场惊天大事。

计划是这样的：老人先用我的

名义注册一个公司，资金他出，我
是法人。他在公司上班，每个月领
一份薪水。

问题是经营什么呢？我不会
呀？除了写文章做歌曲，别的我不
一定擅长。发工资，钱从哪里来？

老人说，不用经营，钱都由他
出。等于是他投资，我负责开工资
给他。他是自己拿自己的钱。我
呢，白得一份收入。好奇怪呀？天
底下怎么还有这种好事？

老人解释说，因为子女知道他
有钱，所以巴不得他早死。但如果
说是炒股亏了，变成穷光蛋，找到
一个高薪职业，那就不同了。因为
工资是按月领的，活一天就有一天
的收入，供大家庭使用，这么一
来，子女们就会希望他好好活着！

我差点笑得眼泪都流出来。
高，实在是高！钱是个好东西，也
是个害人的东西。我为老人能想出
这么个办法由衷地高兴。来，干一
杯，我们明天就启动项目，这个忙
我很乐意帮，不过自己也不能不劳
而获，工资就免了。

豆花说了三遍，声音大得像打
鼓。爷嘴里仅蹦跶出两个字：不去。

爷说：“那可要花好多钱嘞，十个
老人九个都聋，大点声说，我还听得
见，花那个冤枉钱干嘛？”

豆花看了一下窗外，太阳已经落
到山下，山顶上还披着一层金色的
光。

爷的听力越来越差，他已经听不
清楚电话那头豆花说什么，只是一遍
一遍地问：“你啥时回来？”

这次，豆花来看爷爷，说什么
都要带爷爷去配个助听器。父母
走后，爷就是豆花唯一的亲人。几
次，豆花都要把爷接回她租住的房
子里。爷已经九十三了，即便身体
再硬朗，也已经是九十三岁的老人
了。

爷说：“我习惯一个人，我自己
能做饭，自己能照顾自己，我在这里
住一辈子了，和这里熟，不想挪窝
了。”

每个周日，豆花都回来看爷，给
他配好一周的菜。爷拿出几个大桔
子给豆花。又从床头摸出一袋桔
子。“我吃这个桔子”。爷说：“这桔
子一块钱买一大袋。”

豆花打开袋子：“爷，你那个不能
吃，都霉了。”爷说：“能吃，还挺甜
的。”豆花说：“你吃我这个，我吃你那
个，我喜欢吃小桔子。”

院子里的狗叫，豆花出去看，把
那袋桔子扔进了垃圾箱。

院子里枣树上的青枣都有鹌鹑
蛋大了。豆花打了几个枣，还不太
甜。她小时候也是在这个院子里，爷
打枣给她，落了一地的枣，又大又甜，
肚子吃得鼓鼓的。想到这，豆花笑
了。微风拂面，很柔很轻很舒服。

豆花进屋。“爷，刚刚接了个电
话，人家搞活动，九十岁以上老人免
费赠送助听器。”

“啥？免费？不要钱？”
“不要钱！”
“那还不抓紧去，去晚了就送

完了。”
爷慌忙站起来，到里屋换了件衣

服。催促着豆花：“咱们赶紧走。”
豆花和检查听力的医生小声交

流着。医生说：“我知道啦，老人都
这样，难得遇到你这样孝顺的孙
女。”医生把助听器放在爷的耳朵
里，他对爷说：“大爷，听见里面的声
音就拍拍手。”爷说：“好，拍手，我不
仅要给你们拍手，我还要给你们送
锦旗，免费给老人送这个，你们做的

是大善事。”爷给医生竖起了大拇
指。

医生望着豆花，尴尬地笑。
“听得真清楚。”爷说，“这下可好

了，以前坐在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
有，心里发毛，现在可好了，都听见
了，窗外还有鸟叫呢。”

爷对医生说：“王老七耳朵比我
聋得厉害，我喊他‘真聋天子’，上次
我去他店里买大饼，他非给我酱油。
他能来看吗？”

“能，都能。”医生说。
“他才七十六，能免费不？”
医生望着豆花笑。“他可不能免

费，可以优惠。”
“要钱估计他不能来，他一分钱

掉到地上都要砸个窟窿来。”医生和
豆花都笑。

豆花送爷爷回家。
“爷，我要出差去外地几天。”
“啥时候走？”
“晚上十点的高铁。”
爷拍了一下手：“那你带我出来

弄这个，不耽误事吗？”
“不耽误的，待会回去正好。”

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里面
整整齐齐地叠着十张红票子。爷留
了一张，剩下的塞给豆花。

“穷家富路。爷没有多还有少，
这钱你拿着。”

“爷，我有钱，我不要你的钱。”
“丫头，嫌少？”
“爷，我真有钱。你要什么就到

王七叔的小店里拿，钱我已经给他
了。”

“你给他钱干嘛，他家的东西贵
呀，我去要回来。”

“爷，我都和王七叔他们家说好
了，你要什么他们给你送过来，都是
邻居，平时都互相照应着，贵个块儿
八毛的也没什么。”

“你啥时回来？”
“这次时间要长，大概要十天。”
“十天。”爷念叨着。
豆花知道，爷每次都说，你忙，不

用回来看他。一到周日他就早早地
站在村口，等着豆花。

把爷送到家，豆花开车掉头。豆
花打开车窗：“爷，我在你枕头下放了
一千块钱，你记得收起来，不要舍不
得花。”

爷拍了一下手：“你这孩子，我不
要钱……”爷喊。

车上了高速，豆花从后视镜里看
到：爷的那个手帕就安安静静在后面
的座位上。

大学一年级上体育课讲授排球
的打法时，老师发现我颠球基本功
扎实、动作到位，连续颠球的数量
也多，明显比其他同学高出一筹，
很是惊讶。这时，我就想起了在家
乡泰州市业余体校的日子，有一种
饮水思源的感觉，我是在这里打下
了排球的童子功。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泰州市
城东小学读书时是个“运动健将”，
我曾在校田径运动会上获得四年级
男子800米第二名、手榴弹及跳远
第三名，被选拔进校篮球队，参加全
市小学生的比赛。学校还把我送到
泰州市业余体校进行课余排球专业
训练，虽然后来我离开了泰州，在体
校训练的时间不长，但在这里使我
打下了较好的排球等运动基础。

那时，每次训练结束后，会发一
张冰镇桔子水的票，并且能在泰州
体育场内的露天游泳池游泳。这
时，我已在泰州的凤城河学会了游
泳，能在正规游泳池游泳的确是一种
享受。我也十分喜爱乒乓球运动，原
因主要是母亲给我看了一本《乒乓群
英》的书，我对庄则栋、李富荣、徐寅
生这些乒乓健儿十分崇拜，特别是庄
则栋、梁戈亮等在名古屋世界乒乓球
锦标赛上的精湛球技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同时，学校水泥乒乓球桌较
多，课后经常去打，偶尔也有机会去
大礼堂的木质球桌上挥拍过把瘾。
后来到南京后，学校运动设施反而不
如泰州，为了打乒乓球，我经常与小
伙伴一起去父亲单位打，有时还要想
方设法与单位值班的叔叔、阿姨周
旋，说服他们让我们进去打球。打乒
乓球的爱好一直延续到30多岁，后

来由于公事、家事繁忙就不怎么打
了，想来怪可惜的。

运动也曾让我受伤。印象深的
有两次。在南京十三中上高一踢足
球时，为了争抢球，我与另外一个
同学相撞，自己的鼻子被撞出血，
造成鼻梁弯曲。另外一次是在省委
大院的篮球比赛时，被对方球员把
身上抓破流血。这种运动的代价都
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也锤炼了我
的意志品质。

现在回想运动最大的好处是让
我阳光、进取、健康。在泰州市城东
小学篮球队参加比赛时，带队老师
就常常鼓励我们：好好打，在泰州打
了第一名再到扬州专区打，争取打
到南京全省的青少年篮球赛上去。
这种教育极大地增强了我靠自己的
拼搏取得成绩的进取心，并一直贯
穿了我从小到大的学习生涯和后来
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参加工作以
来，我很少请病假，经常加班加点连
轴转，一直健健康康地工作，主要得
益于年轻时养成的良好运动习惯和
打下的较好的身体素质。

前几天，听到一位教育专家说，
当今中国孩子的绝大部分问题在于
没有玩好，我觉得很有道理。正是得
益于青少年时期的大量运动才使我
身心健康、意志坚强。而2007年我
参加公开选拔省体育局副局长时，我
是进入组织考察人选的唯一的非体
育系统的参选者，这仍然得益于年轻
时坚持运动锻炼的经历。后来我在
省总工会分管职工体育活动时，我是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浓厚的兴趣的，
因为这是我与运动的一种缘分，也是
我回馈运动的一种情愫。

丝丝绿荫拂长堤，占得飞蝉唱
水西。最是五更风露里，万千琴韵
一声低。

这首录自《如皋袁氏宗谱》的
《柳岸蝉声》，有声有色，吟出运河
畔袁家庄（今如东袁庄镇）的仲夏
美景。自庄沿河西行约四十里，一
路乘船，便可直达如皋冒家巷。此
巷旧名集贤里，所集“乡贤”中正
有一位袁家庄的后裔——清末进士
袁祖安。他的府邸景象与庄中的田
园风光，迥然不同。

又是一个盛夏时节，我迎着温
温南风，听着吱吱蝉声，望着青青
修竹，行至冒家桥，拐入冒家巷。
巷中 6号是袁公馆，即袁祖安故
居。我推门而入，穿过黑砖黄梁
的个字形门洞，靓入眼帘的是一
条迷人小径。那条路古朴雅致，
一排排菱形磨边细青砖，夹着时
黄时白的小石板，逼仄地通往前
方隐约可见的天水缸。小径两侧
草木扶疏，天竹叶、葡萄藤，翠
绿如滴，其间悬挂着大大小小的
灯笼，朱红如砂，为周遭的灰墙
灰檐，添色不少，可谓：虽无曲
径之折，倒有通幽之静。

我徘徊在石板小道中，端详
着两侧的旧屋。南侧是一间敞
厅，高处一片片雕有花纹图案的
桃形灰瓦，连接着灰砖砌成的高
墙，颇为古穆。北侧是六间连体
堂屋，地面上露出旧迹斑斑的石
阶，中间为高大的木板门，两边
为田字格样式的长窗户。老屋内
外尚有些粗重的梁柱。

屋主是袁祖安的直系后人。他
满脸热情，满心自豪，告诉我：

“这些老山木，都是老祖宗旧时从
广东运回如皋的。”同治元年，袁
祖安考中殿试三甲，钦点入粤为
官。他多载为官，一心为民。那遗
存的敞厅、堂屋，一短一长，平行
互望，正如一个“二”字，连同门
洞的“个”字，很像于冒家巷的灰
笺上写下一个醒目的“仁”字。

倏忽，几声狗吠响起，惊起堂
屋边上的白鸽。我由此遐思起飞鸽
传书，以及自己庋藏的袁祖安信
札。收信人为袁祖安的知己——南
通州人庆浦。彼时，庆浦于京准备
科考，牵挂家人，曾恳请袁祖安资
助。袁祖安回到冒家巷家中，一面
到处奔波，喟叹人情纸薄，凑集三
四百金；一面托人寻到庆浦老家河
边稍地，交付家书、资助款项。尤
为令人感念的是，袁祖安又述，待
到翌年杏花红时，他将经通州入
海，远赴广东，届时若有余钱，必
当分享，还慰勉庆浦于春闱中“一
战而伯，抡元问鼎”。 此札正是

“一瓣心香”，默默地为那个立体的
“仁”字，写下令人敬佩的注脚。

于小径的尾端南侧，我又见三
间坐西朝东的厢房。三房约建于清
末，改建于民国，正中为黄门，两
侧窗户，或长或方，有大有小，嵌
入褐色木框中间。屋檐下的椽子，
即飞椽，一个接一个，半圆柱体
形，实心竹筒似的，黑中泛红，次
第排开，既安稳，又美观。厢房前
侧，堂屋西侧，还有不少古老的小
房子，原本也是袁家的。笔直的小
路，狭窄的天井，一座座老建筑互
连互望，至今不乏人居。

袁祖安后人告诉我，在这片充
满人间烟火气的古宅群中，邻里租
客之间，都是以礼相待，多年来从
未有过面红耳赤的争吵。礼自何
来？知书达礼。从袁家庄的翠竹山
房、培杏书屋到迎春桥的云晖书
屋，袁家人藏书甚富。眼前的厢
房，兴许曾是袁祖安的读书处——
青灯昏暗，黄卷飘香，我的耳畔响
起了他揄扬先人仁爱的诗句：“底
事纷纷蛮触争，高怀淡泊本天成。”

在火热的小院中，我伫立一
旁，寻思着：仁者寿，未必可信。
袁祖安仅活到58岁。不过“仁德
寿”，是可信的。袁祖安离世，整
整140周年。他的仁德，至今还镌
刻于故园古籍中，悄然传世。

有手机就有微信，有微信就有
朋友圈。

这些年，但凡新结识一个人，
“加个微信”几乎成了一种礼貌。参
加一次活动、去过一个地方或者一
场饭局过后，朋友又多几个。于是，
不看性别、不谈远近、不论国内国
外，一些多年不见的、熟悉的、半生
不熟的或者是一面之缘的人都会出
现在你的微信里。有的时候稀里糊
涂就被拉进一个很陌生的群里。

朋友圈里那更是热闹非凡。说
实在的朋友圈里几百个朋友，要想
个个认识还真不容易。常常，会有
一种感觉，对着微信通讯录里一眼
看不到边的好友名，有不少人，全然
想不起来是何时何地何因加的。有
的虽然是好友，但几年不联系，再加
上有的人喜欢频繁更换头像和名
字，害得朋友们认不出、找不到，所
以，就是使劲想，一下子还真想不起
来是谁。有的人乐于设置“三天可
见”，增加一些神秘的色彩。有的原
本就彼此生疏，在微信里也无话可
说，依旧是路人甲乙。

朋友圈人生百态、包罗万象。

我感觉朋友圈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
类。一类是晒。晒美颜、晒才艺、晒
娃、晒孝心、晒幸福、晒生日、晒婚
礼、晒奇遇、晒有钱有闲……今天光
顾了哪家饭店，品尝了哪些特色菜
肴，明天去了什么旅游景点，玩了
哪些名胜风景；今天是同学聚会，
明天是战友相逢；今天是重要会
议，明天是特别活动；今天参加什
么比赛，明天拿了个什么奖……照
片、小视频、抖音都要在“九宫格”
晒一晒，获赞多多，收获满满；第二
类是清晰明了的工作或者赚外快，
甚至谋生，比如代购、微商、做新媒
体的、搞培训的、卖保险车险的、推
销保健品、化妆品、旅游产品的
……不一而足，说得天花乱坠，让
你看得眼花缭乱，好在有朋友圈权
限设置功能，否则真会让人应接不
暇、心生厌烦，长此以往，倒成了一
种负担；第三类是各种心灵鸡汤以

及各种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
热点事实，还有影视书画作品、文艺
作品，相互交流，沟通心灵；第四类
是被诟病不已的各种拉票、集赞。
朋友圈里虽然有点吵闹，但在这里
相逢也是一种缘分，远远地关注，彼
此安好，是最温暖的再见。

朋友圈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彼此相互交流的平台，多了一种快
捷方便的沟通方式。其实看朋友
圈，就好比在小区里散步，看楼下的
花园，放松心情赏心悦目，不要有负
担，不带着使命任务。浏览关注一
下朋友们的各种动态，喜欢的，觉得
有意思的，随手点个赞。若是没有
心情没有时间，不看不评不点赞也
没有关系。一个朋友说得好，朋友
不在远近，只要在心；遇见不分早
晚，只要有情。真正的朋友不一定
每天联系，虽然各自忙碌，但会相互
牵挂，悄悄关心。真正的好友，心是
相通的，是拿起手机就可以拨电话
的，是急难愁盼时可以直言求助的，
不会在意你是否点赞。

线上线下，冷暖自知。真心感
谢朋友圈里一路同行的朋友们。

过了今日我
就不再相信月光能种下荆棘

风很轻，适合说点浅淡的话题
而不是呆望着，夜空下
两个沉重的生命

想起初相遇，人间多璀璨
到处是富可敌国的春秋大梦

然而多么快。蝴蝶飞过沧海
星星被摁进冰冷的石头

松开手，空间倾斜
浮云在徘徊，像谁不死心的伤心

再送一程吧，过了今日
我将永在他乡，恐怕落了雪
也不能说想你

他们相互喜欢了很久
一个残缺爱上另一个残缺
爱情的马拉松长跑没有缩短赛程
关于落日的诗很多
关于荒草的诗也很多
合在一起，落日给荒草的基因里
染上血色

汗水里的愁与秋雨里的一样
洒在哪里，哪里总是一片泽国
稻花的喜悦与红薯花的一样
开在哪里，哪里总有一片欢笑

落日炼一丸草药
白云搭起蒙古包
枫叶燃起篝火
温一壶爱情

心中的乐土
总被一只只布谷鸟所惦记
小雨和你一来
无数的美好就蹭蹭蹭发芽
绿色的篱笆
陪着你静静地笑看着

那一厢辣椒把红红火火

种植在日子的中央
波浪似的小曲儿贴着嘴唇起舞
蒹葭和蒺藜逐渐合一
自由飞行的白鹭可有的忙了
它会代替我们
安排好一个个小日子

一两条肥美的鱼总是乐意
在前方等着我们
写意的山水也总是乐意
腾出一处小景，等你
用挖掘机似的目光慢慢开采

金鸡山上空的云霞
像落草为寇的羊群
只因欠下太多的文债
黄昏收割整座山

石头禅修世间繁花
忧伤灌醉酒壶
打钻山药不听劝

一世的情话
将春天丢得太远

余晖做镐，我的瘦骨
文字深埋山中
总有词不达意的人和事
在村庄埋下伏笔
彩虹屈躬，借雾填壑

热浪卷袭江南，田野需要水
哪怕下一点皮皮雨，耕牛可
甩动尾巴，也能滋润它的四肢
白鹭没有走远，再等牛背上
能生长一群虫子

有了雨水，它的心跳
就能带来田野上的涛声
那频率会在田间地头起伏
就能有返青的秧苗
所有万物都在接受热浪的熏烤

一头牛的思维，像极我
在母亲的奶泉下吸吮
牛为了明天的深耕泡在池塘
而我在阡陌上，等待一场雨
把高温下的诗行滋润

黄昏，乡亲们打工陆续归来
向着有风的巷口聚集，地面上
早早地有人降温，芭蕉扇下
一群老人聊着从前的故事

朋友圈
陈宝泉

落日与荒草的爱情
徐玉华

等一场雨

万点

董树平

遥 迢
霜扣儿

一处小景
王丽霞

黄昏收割了整座山

沙滩曲 方华 摄


